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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去过好几次，但没去
过萧红的老家。东北农村的景象
差不太多，萧红的老家大概率会
像我看到的其他老房子一样，三
间房，两边住人，中间厨房，前后
各开一个门，前院有仓房，后院有
菜地。但去和没去过之间，横亘着
想象和现实的距离，这就山高水
远了。

萧红故居和想象中的格局一
致。但功用从民居变成景点，从过
日子的柴米油盐变成外人的探头
探脑、品头论足，里里外外有多少
真假，就不用太计较了。同乡的人
不会想到，自己住的村庄有朝一
日会变成大城市的一个区，他们
更不会想到，老张家那个眉目模
糊的女孩子，长大成了作家，还是
个进了文学史的作家。

张秀环自己也没想到。幼年
丧母，注定她的命是苦的。小女孩
跟着爷爷识字，读了点书，有爷爷
唠嗑儿，有菜园子捉蝴蝶，有邻里
街坊的闲事听听，那已经是她一
生中最安宁的时间。尽管她已经
知道，自己身体里潜伏着巨大的
躁动和不安。随着她的长大，随着
爷爷的去世，躁动不安在飞速成

长，变成巨人变成怪物，她又恐惧又欣喜，她不知道那究竟
是什么，但她觉得自己必须做点儿什么。抗婚，读书，不过是
理由，她的离家出走是注定的。

家庭再不好，总归有世俗的盔甲加持，懵懂的小姑娘跑
到外面的世界，只能用自己的肉身喂养世间恶魔。那时候她
还不认识鲁迅，更不会知道鲁迅有一句话：娜拉出走以后，

“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张秀环有过好几个男人，他们都帮
了她，也都伤害了她。从很早开始，她的命划分成很多小份
儿，一直被贱卖，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失去了，世间几人知道
张秀环？她变成了萧红。

萧红，一面是萧瑟凄凉的命运，一面是蓬勃涌动的理
想。这个名字是个屋顶，张秀环在下面一字一句地垒起了自
己的堡垒，只有这些一字一句是别人拿不走的，只有这些一
字一句，证明着她来过、活过。她的成长和成熟，是用病痛和
死亡换取的，她尝到的甜美，由死神亲自端到她面前。觉醒
和领悟来得太迟了。她写了一条河，把村庄里的人物、牲畜、
闲事、是非，统统装了进去，这是她要带走的河，这条河里装
满了人世间。萧红在外面的世界兜兜转转了十几年，男人来
来去去，苦难绝望如影随形，她一天也没真正开怀过。《呼兰
河传》是她用文字写的彩练，或者床单。《红楼梦》真的不过
是场梦，你们爱写不写，谁爱写谁写；我要踏上我的河，回老
家了。家门“吱呀”一声打开，爷爷永远只叫她的乳名——

“是荣华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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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即将从太平机场降落，从舷窗望下去，只见辽阔大
地，无尽苍茫，玉带般的河流交错在微黄的平畴之上，哈尔
滨的寥廓江天已隐然在望。

面对东北大地，我贫瘠的词汇库中立刻跃出两个字：苍
茫。那是一片大地的海，波澜不惊，沉稳而寂静，与南方高丘
茂陵、西部戈壁群山不同，其中孕育着含蓄的生机与广远
的力量。东北大地上当然也满是谷物，但是我只能用“苍
茫”，因为它一览无余，没有丘壑，坦坦荡荡地裸露出其丰
饶的内心。

十年前，我到过哈尔滨，在中央大街走过，吃了马迭尔雪
糕，也观瞻了久负盛名的索菲亚大教堂，当时只觉得精致而
小巧。我和朋友还乘坐一种九块钱车票的绿皮火车到阿城的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去逛了逛。那是八月的仲夏，玉米正在成
熟。我们坐在路边高大的榆树下吹着风，看着漫无际涯的绿
原，心中荡起甜蜜的惆怅，仿佛将同那草木田园融为一体。

如今再来，饱含沧桑的绿皮火车已经没有了。中央大街
似乎并没有太多变化，索菲亚教堂倒是比我记忆中要更为
绚丽。只有再次登临同一块土地，才能撇去印象的浮沫，逐
渐窥见浪花下的静流，尽管仍然未必能够真正深入，但总归
会愈加接近它真切的质地。对于东北，对于黑龙江，对于哈
尔滨这样特别的城市，尤为如此。

逗留在哈尔滨的短暂时日里，就住于历史悠久的马迭
尔宾馆，紧邻中央大街，我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将中央大
街重新走了几遍。清晨寂静无人，整个大街显得宽阔了许
多，经过一夜的休憩，高大梣树和悬铃木好整以暇，默默
地守护在道旁，空气中弥漫着清冷的气息，两边的灰色建
筑装饰有红色的穹顶和鲜绿的门楣。经过松浦洋行的十字
路口，看到一大群或黑或白的鸽子，在地上等待着人们的投
喂。走到松花江边的防洪塔纪念碑，正赶上朝日初升，江水
碧黛，天空蔚蓝，水天之间的太阳岛形成一条苍翠的线条，
让人心神舒爽。

正午时分的阳光下，心叶椴的叶子透出银杏黄，记忆的
河流翻起浪花，想起十年前去过的露西亚西餐厅。信步寻
觅，在一簇紫丁香环绕的路边看到了恍如昔日的它。这里还
是俄侨纪念馆，室内的墙上挂满了老照片，讲述伴随着
1896年中东铁路开始兴建而迁徙过来的俄罗斯人的历史。
这个餐厅不大，四周的沙发、钢琴等物品占据了不少空间，
桌椅摆得都比较紧凑，反而有一种家庭式的氛围。我拍了一
张照片发给当年一起吃饭的朋友，他说，没有什么变化啊。

十年对于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言确实不算长，在这个以
记忆为主题的餐厅里，时间被刻意地凝固在照片、老物件之
上，凸显出一种日常生活的绵延和恒久。

但是，在那种看似恒远的不变里，一切都已经悄然发生
了变化。就像这条路上的各种古老建筑，在20世纪的跌宕起
伏中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与身份，松浦洋行曾经一度做过
书店，秋林洋行变成江沿小学，华俄道胜银行转成了黑龙江
省文史研究院……周边无数新建的社区和商业综合体则愈
加凸显出哈尔滨的日新月异。中央大街作为历史遗迹今日已
经成了一种怀旧的景观，藏匿在更为恢宏的建筑丛林之
中——这座城市同样有着一颗生动之心。

诚然，悠久的历史积淀、多元的文化分子是它的底蕴所

在，但任何一座城市都不是其他地方的仿制品，其活力一定
立基于自身所具备的素质和“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之中。
本身的底色赋予了它稳固的根基，让它不至于在变迁中失
去自我；而因应时代与语境所作出的变革，更让它具有了生
生不息的活力。

活力的关键在于人。无论什么样的地理与空间，总是会
被它的居民改造为一个人化的自然。如同太阳岛上俄罗斯
风情小镇上一幢一幢造型各异、别具特色的小屋一样，那些
从西方来的移民，带来迥异于本土的建筑、食物、语言与习
俗，为这个哈尔滨的江北小岛烙上了些许异域风情，而异域
风情最终在世易时移中转化为本土的特色之一。

回想一千年前，这里是女真人的土地；三百年前，是戍边
军人和流放犯人的处所；一百年前，是东北亚各方势力争夺
的要塞；六十年前，作为新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基地之一，被称
为“共和国的长子”；三十年前，它面临艰难而痛苦的转型；晚
近十年来，则以一种产业创新的姿态重新开启新的航程。

是的，“俄罗斯风情”也好，“音乐之城”也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也好，“艺术点亮城市”也好，终究需要有产业作为
支撑。在江北的深哈产业园参观，这种念头一直萦绕在我的
脑海。2018年，哈尔滨松北区与深圳龙岗区合作兴建了松
北（深圳龙岗）产业园；2019年，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
验区获得国家批复，哈尔滨片区挂牌，两地又联手成立了深
哈产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园区入驻了华为鲲鹏创新中
心、思灵机器人、奇安信科技、哈工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各
种高新企业与单位，大湾区与东北边区的合作为哈尔滨这
座城市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我在园区的展板上看到宏观的规划：数字经济、生物经
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4个发展新引擎，航空航天、电子信
息制造、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农机5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能源、化工、食品、医药、汽车、轻工6个传统优势产业，信息
服务、现代金融、现代物流、服务性制造、旅游康养、养老托
育、文化娱乐7个服务业。这些系统的规划构成了完整而全
面的哈尔滨未来——生态与产业的叠合、传统与现代的结
合、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正是力控电力操作机器人、智能心电衣、农业植保无人
机、核主泵等创新产品，为哈尔滨大剧院这样如梦如幻的存
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兼具艺术审美、科技含量与实用功
能，滑动的曲线与光洁的造型和苍茫大地融为一体，成为与
中央大街那些欧式建筑截然不同而又丝毫不违和的新地
标。“壮志飞鹏同风起，凌云鸿鹄扶摇上”，正是这座老工业
城市焕发出的璀璨生机。

这个曾经在满语中被称为“晒渔网的场地”的“哈拉
滨”，经过几个世纪的蜕变，成为时尚的“哈尔滨”，无数人为
此付出了血水、泪水和汗水，我也能从中体会到建设者的深
情、恩情与激情。

车子行驶在路上，秋日的暖阳和煦而不灼人，路边的树
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晴空高远，一派清爽开阔的气象。经
此一行，我想，再用“苍茫”指称东北，无疑不够准确。哈尔滨
也有山——香炉山、帽儿山和铧子山，并不是一览无余的所
在，“苍茫”只是一种总体的印象，多少是不够的。苍茫中的
生动，才构成了完整的哈尔滨。

东北有道菜，叫“乱炖”，地道美味。
其实，“乱炖”不乱，食材的搭配是很有讲
究的，每一种食材在风味上都不冲，没有
属于刺头的类型，都能开放怀抱互相接
纳。至于色彩，整体偏向沉稳甚至有点闷
的时候，玉米的黄和胡萝卜的红，顿时把
氛围给点亮了。“乱炖”是家常菜，本来居
家过日子就离不开“乱炖”，哈尔滨人干
脆把这种融会贯通的功夫视为城市的性
格来经营了。

大话不必讲，细处见真章。中央大街
中间地带有个房子，门口的招牌是“一楼
酒吧，二楼烧烤，客官里边请”。“酒吧”是
西洋流行文化的标配，“烧烤”是现今华
夏大地上的一个热门，“客官”是旧时店
家对宾客的敬称，这好几个层次，都被一
个招徕生意的广告牌“一锅端”，一并收
纳，顺顺当当，感觉没有什么不妥。

距离中央大街不远处的索菲亚教
堂，是哈尔滨的一处城市地标。这个典型
的拜占庭式建筑，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
正教堂。哈尔滨是“音乐之城”，索菲亚教
堂这么富有特色和风情，建筑本身就是
一首交响乐，都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这个外地游客来哈
尔滨的打卡地，现在已由原来的建筑艺
术馆改为了索菲亚音乐厅。建筑美和音
乐美，在这里合二为一。

索菲亚音乐厅的营业时间一般是上
午的八点半到晚上十点，冬季是下午五
点结束，属于“超长待机”。早上八点半就
能欣赏到现场正式的音乐演出，不知道
还有哪个地方有这个雅兴。我们是下午
来到音乐厅的，节目是钢琴独奏。一个年
轻姑娘，一袭黑色连衣裙，长发披肩，正
在钢琴前向人间播撒美妙的音符。坐在
椅子上，乐曲在耳边漫步，举头望，穹顶
在高处，有旷远空灵之感。人来人往，步
履声声，自然还少不了压着嗓子的人声
低语。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人
们有着随手记录的冲动。对于此中喧嚣，
姑娘大多时刻是置若罔闻的，“且将心事
付瑶琴”，但偶尔也扭头张望一下，可能
是出于好奇，也可能是对曲目烂熟于心。
这一瞥，有几分可爱，也是烟火生活的一
张切片。平常剧场里的音乐演出，音乐家
完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几乎跟听众
没有多少语言和眼神交流，通过音符的
传递进行心灵“对话”；平常剧场的音乐
演出，也都有一套规范的“温馨提示”或
者说是“观演须知”，比如不能随意走动，
保持安静，避免不必要的交谈与噪音，禁
止使用手机和其他录音录像设备等。索
菲亚音乐厅则不同，好像暂时搁置了这
些“规矩”，尽力营造出一个开放的空间。
这里是哈尔滨的城市“公共客厅”，是一
个庄重的地方，也是一个家常的地方，故

而来者可庄重，亦可家常。
家常往往指向普遍性。哈尔滨普遍

给人的印象是寒冷，所谓“冰城”。第一次
到哈尔滨是在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又是
夜晚，看不真切。入住松花江边上的宾
馆，早晨起床，拉开窗帘，眼见有吉普车
在缓缓往前走。定睛一看，这不是马路
啊，汽车是在江上行！可见气温有多低，
冰层有多厚！这个冰雪世界也太有味道
了。我的老家在鄱阳湖边上，哪里见过冰
上跑车的情景。

冰与雪是哈尔滨的特产。十五年前，
我到哈尔滨采访过冰雪文化研究者王景
富，写过一篇人物报道——《王景富：四
季梦醉冰与雪》。老先生当时年届七旬，
对冰雪用情很深，用力尤勤。在老伴眼
里，老头子这辈子是娶了冰雪，“这个人
平时啥话也没得说，蔫的，但一说到冰呀
雪呀，眼睛都放光。家里来了客，客人觉
得这老头子怎么不大热情。我就告诉他
们，你们和他唠冰雪的事，肯定准！”他自
己也一五一十“招供”了，“我春为冰雪
忙，夏为冰雪忙，秋为冰雪忙，冬天更为
冰雪忙——收集冰雪素材不遗余力，整
理冰雪资料废寝忘食，研究冰雪问题走
火入魔，撰写冰雪文章通宵达旦。”他的
本职工作是《哈尔滨日报》的记者，抱着
一团火的激情和炽热，投身冰雪文化的
研究与阐释，成为冰雪的“账房先生”。这
次到哈尔滨，听说老先生已经故去了，可
他那份热心的劲头依然让我一暖。

哈尔滨的天，大多时候是冷的；哈尔
滨人，一直是暖的。寒气激我怀，热忱盈
身心。冰城亦暖，脑海里已经储存了好多
个镜头——

呼兰是萧红的故乡，这里的人就说
这里是“萧乡”，还编发文学内刊《萧乡诗
词》，对萧红的敬重献上了一片真心。

哈尔滨大剧院前厅，正在展出哈尔

滨学院提供的一组“风雪老道外”图片，
拍摄的场景有门洞内的大杂院、破旧的
木质外楼梯、低矮的煤棚、公用的自来水
龙头……过往岁月的质感，都在黑白影
调里得以阐发，浓郁的乡愁如热血奔流。

在深哈产业园区，得知这里要“带土
移植”深圳的先进理念和经验。这个提法
让人感动，哈尔滨人太想跑得快一点，跑
得好一点，爱这座城，打心眼儿希望这座
城好。

在太阳岛上，我不小心崴脚了，伤势
还有点严重，自然让哈尔滨的朋友一通
忙乎。此外，陌生人的用心也让人感动。
那天下午，我正在宾馆房间里休养。前台
来电话，说大堂门口的灯箱急着要维修，
工人从我住的这个房间窗户跳到外边作
业最合适，问是否方便。当然可以。一位
大叔进门了，脸黑，背着一个工具包，高
个子，大手大脚，迈大步子。他看见我右
脚戴着护具，枕头垫得老高，一个人在床
上躺着，就关心起来，问这是咋的啦，是
不是到医院拍片子了，医生是怎么唠的。
然后就是一通安慰：在外地遇到这事，糟
心。不过呢也不是啥大事，东北老是大
雪，崴脚、摔伤，是经常的事，哪个人不在
硬冰上摔几个跤？东北人屁股大，都是冰
上摔的。医院看这个病也拿手，整个几天
就好了，放宽心。热情和幽默，是骨子里
的。修完灯箱，他问是不是要买点什么吃
的用的，他可以跑一趟，反正活儿完事
了。我们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他却
慷慨地馈赠自己的热心。

第二天，我伤情不减，只能坐着轮椅
前往机场返京。那时哈尔滨正在迎向冰
冷的怀抱，老人们像候鸟一样往三亚飞。
这趟航班，就有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坐
轮椅先飞到北京，再转机前往三亚。轮椅
送机的服务人员有限，她们忙得团团转，
送了这个航班，下个航班就接上了，没有
喘口气的时间。很惭愧，我竟然跑到这里
来“抢夺”资源。轮到我要登机了，一位工
作人员刚刚完成送机任务，匆匆赶来，仔
细核对航班信息和个人信息，以及随身
携带的物品，得知都是妥的，就推着轮椅
往前赶，路上还与同伴沟通航班动态和
行进路线。我看了下时间，感觉尚早，跟
她说可以慢些，不用这么着急。她说不行
的，您优先登机更方便一点，要是晚了跟
其他旅客一起，就有点乱了。她一路小
跑，步子密而实，尽管戴着口罩，我还是
感觉到了她急促的呼吸正奔向粗重的临
界点。如她所愿，踩着时间点我们赶到了
登机口。我连声道谢，她应了一声就匆匆
转身而去，想必有新的任务已经下达了。
有那么一个瞬间，偶然看见了她卡牌上
的名字——许培文。

点滴温热，汇聚暖流，情拥冰城。

这是我第一次到哈尔滨。
最初知道这座城市，是从广播剧《夜幕下

的哈尔滨》开始的。王刚的声音通过无线电
波，飞越千山万水，飞到我们的村庄，飞进我
的耳朵里，飞进我的心里，为一个乡下孩子打
开想象世界和远方的一扇窗子。那时候我几
岁？时光流徙，多少激荡人心的故事都渐渐
变得模糊了，只有“哈尔滨”这个名字，带着童
年记忆的深深烙印，令人觉得愈发亲切有味。

刚过了仲秋时节，北京还是秋风乍起，哈
尔滨却已然是深秋景象了。阳光明亮，金沙
一般铺满整座城市。天空显得格外高远，没
有云彩，空气几乎是半透明的，经了秋阳的照
耀，有一种琥珀般的温润迷人。树木的色彩
变得斑斓丰富，深绿夹杂着金红、深棕、金黄、
浅金，错金杂彩，是浓郁至极的晚秋意味。秋
风满街，叫人心头涌起许多难言的情绪，也不
是惆怅，也不是喜悦，或许是一种对岁月的感
喟吧，抑或是对人生际遇的伤怀？童年时代
的憧憬和期待，竟然在此时成为真切的现
实。夜幕下的哈尔滨，秋阳中的哈尔滨。童
年光阴的混沌懵懂，人到中年的复杂况味。
恍兮惚兮，如在梦中。

下榻的地方是位于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
馆。在哈尔滨，谁不知道马迭尔宾馆呢。这
座历经了百年沧桑的老建筑风采依旧，以它
典雅富丽的迷人风姿，热情迎接着八方来
客。多少烟云风雨，都被它轻轻挥去；多少世
事如烟，都被它默默收藏。走在中央大街上，
踏着光影斑驳的面包石，热烈的异域情调扑
面而来，文艺复兴、折中主义、巴洛克……错

落有致的欧式建筑，令人仿佛置身异国街
头。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时间与空间，
西方与东方……这条被誉为“亚洲第一街”的
著名大街，轻轻诉说着说不尽的传奇。

深秋的暖阳斜照下来，光影淡淡，静谧而
安详。一边是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一边是庄
严肃穆的索菲亚教堂；一面是红尘纷扰的世
俗生活，一面是凌空飞翔的精神世界——这
或许就是哈尔滨的气度吧。坐在索菲亚教堂
里，静静地听一首钢琴曲，不啻是一种极大的
享受。琴声悠扬，在偌大的教堂里回响。灯
光闪烁，同外面的阳光交相辉映。时光仿佛
在这里静止了，人世间所有的奥秘都向我们
悄悄敞开。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
这婉转的琴声流淌，恰好同华美的教堂呼应，
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去往萧红故居的路上，见窗外秋色愈
浓，忽听当地主人说，看，那就是呼兰河。只
见一条河流潺潺，在阳光下闪烁着静静的波
光。这样一条看似平凡的河流，经过女作家
的文字，缓缓流进中国现代文学史，流进一代
又一代读者心中。热爱文学的人，谁不知道
《呼兰河传》，不知道被称为上世纪30年代
“文学洛神”的萧红呢。走进萧红故居的时
候，我们不禁放轻了脚步。是怕惊动院子里

的旧时光吗，抑或是怕打扰作家尘封已久的
故园记忆？萧红家的后花园，是作家童年时
代的“百草园”。在《呼兰河传》里，萧红曾经
往祖父的草帽上插花，把谷子当成了狗尾巴
草锄掉，趴到大酱缸帽子底下睡着了——这
些经典片段勾起多少读者的童年往事，引发
多少人的故园情思呀。那园中的小黄瓜、大
倭瓜、蝴蝶、蚂蚱和蜻蜓，色彩缤纷，经由作家
越轨的笔致，飞进了多少人追忆似水年华的
绚丽梦境之中。还有那口水井，萧红第一次
见到小团圆媳妇就是在这水井旁。“他摇着井
绳哗啦啦的响，日里是听不见的，可是在清
晨，就听得分外的清明。”有一次，一只小猪掉
井里了，祖父就用铁钩把它捞上来，裹上黄泥
烧烤。萧红高兴极了，感叹原来人间还有如
此美味。想来，在她短暂的一生中，早在天真
无忧的童年，她或许就已经品尝了世间最鲜
美的滋味，那大约也是她生命里最好的时光
罢。是不是正源于祖父慈爱的滋养，她才能
从容咽下成年后苦涩的命运的烈酒？在生命
尽头，萧红如此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
先死，不甘，不甘。”当然是不甘的。她离世时
年仅31岁，正是风华正茂。空有满腹才华一
身热血，奈何！在茅盾眼中，萧红是寂寞的。
一生追求爱与自由，而知音难觅。人生的苦

难是找不到知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萧红确
是寂寞的。阳光铺洒在园子里，花木繁茂，气
象不减。只有葡萄藤夹杂着红色金色，渲染
了点点秋意。这草木葱茏的园子，这安静流
淌的呼兰河，恐怕并不知道，昔年决意出走远
方的女子，行遍世间所有的道路，走到世界遥
远的尽头，又以这样的方式，永远地回到令她
又爱又恨的故园。

沿着松花江畔漫步，在友谊码头看夕
阳，到太阳岛欣赏大自然之美，在哈尔滨音
乐厅看剧，在伏尔加庄园领略俄罗斯风
情……大列巴、红肠、格瓦斯……这闻名遐
迩的带着强烈地域色彩的名片，几乎成为哈
尔滨的经典标识，成为人们认识哈尔滨、理
解哈尔滨的秘密通道。当我们吃着马迭尔
雪糕漫步在哈尔滨街头的时候，当我们在早
市看着烟火沸腾的日常小景的时候，当我们
在防洪纪念塔下追慕哈尔滨人民英雄和浪
漫情怀的时候，当我们在深秋的哈尔滨遥想
初夏的丁香花和寒冬的冰雪世界的时候，我
们或许就有可能触摸到一座城市的隐秘心
事，品读出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阐释出一
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当然，在哈尔滨，我还收获了更多。譬如
说，温暖，情谊，爱。是的。当朋友们为我齐
声唱起生日歌的时候，烛光摇曳，祝福绵长。
在深秋的哈尔滨，这意外的惊喜，这份值得珍
重和珍藏的暖意，使得哈尔滨之行成为我人
生中温柔而湿润的段落，与童年记忆里的哈
尔滨想象神奇地重叠。

难忘哈尔滨的深秋。

哈尔滨的深秋哈尔滨的深秋
□□付秀莹付秀莹

10月10日至13日，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文艺报》
社、哈尔滨文联主办，《哈尔滨日报》社、哈尔滨文学创作
院承办的“名家写名城”作家走进哈尔滨活动在黑龙江
哈尔滨举行。梁晓声、蒋巍、刘颋、金仁顺、李浩、付秀
莹、刘大先、沈念、王国平等作家、学者走访了中央大街、
中华巴洛克、萧红故居、哈尔滨大剧院、哈尔滨新区、深
哈产业园、哈尔滨平房科技产业园、伏尔加庄园、太阳岛
风景区、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等地，寻访哈尔滨红色
文脉，助力“讲好哈尔滨故事、传播哈尔滨声音、展示哈
尔滨形象”。现选载部分作家、学者的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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